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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时，艾青正在法国巴
黎学习绘画。有一天，他在巴黎近郊写生，一个法
国人走过来，对他大声说道：“中国人，国家快亡了，
你还在这儿画画！”

艾青在《艾青诗选》序言《我的创作生涯》一
文里，回忆起这一幕时说：“一句话，好像在我脸
上打了一个耳光。”三个月后，他从马赛动身回
国。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前一天，艾青在从上海
来武汉的沪杭道上，写下《复活的土地》一诗，其中
有这样的“预言”：

就在此刻，
你——悲哀的诗人呀，
也应该拂去往日的忧郁，
让希望苏醒在你自己的
久久负伤着的心里……

因为，我们的曾经死了的大地，
在明朗的天空下
已复活了！
——苦难也已成为记忆，
在它温热的胸膛里
重新漩流着的
将是战斗着的血液。
卢沟桥事变，激起了全国民众抗日救亡和全

面抗战的决心与信念。诗人也坚信，中国人民和
中华民族，将以自己的鲜血来洗刷近百年来被奴
役的耻辱。这首诗，也成为艾青吹响抗战号角的
先声。

1937 年冬天，艾青和一大批诗人、作家、音乐
家、戏剧家等，会聚到武汉从事抗战宣传工作。这
时候，战争已经到了十分危险的关头，国民党内的
投降派甚至提出了和谈的主张。

艾青居住在位于昙华林的武昌艺术专科学
校一间狭窄而阴冷的小屋子里。当时，武昌昙华
林一带，聚集着中国国内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许
多反法西斯文学家和艺术家，包括日本作家鹿地
恒、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英国诗人奥登、英国作家
衣修伍德等。12 月 28 日这天，在昙华林住地，艾
青满怀悲哀的心情，写出了继《大堰河——我的
保姆》后的又一首名作《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开头是这样两句：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
全诗写得沉痛而悲凉。诗中写到了战争使得

积贫积弱的祖国所遭受的国土沦丧、人民受难的
屈辱：

透过雪夜的草原
那些被烽火所啮啃着的地域，
无数的，土地的垦殖者
失去了他们所饲养的家畜
失去了他们肥沃的田地
拥挤在
生活的绝望的污巷里：
饥馑的大地
朝向阴暗的天
伸出乞援的
颤抖着的两臂。

中国的苦痛与灾难
像这雪夜一样广阔而又漫长呀！
但诗中也表达了中华民族面对苦难奋起抗争、

英勇不屈的强大意志。他在诗的结尾写道：
中国，
我的在没有灯光的晚上
所写的无力的诗句
能给你些许的温暖么？
诗人写这首诗时，天空只是充满雪意，并没有

真的在下雪。晚上他把诗写完了，第二天，竟然
纷纷扬扬地下起了大雪。艾青在《我的创作生
涯》里回忆道：“我对一个朋友说，‘今天这场雪是
为我下的。’那个朋友说：‘你这个人自我中心太
厉害了，连天都听你指挥的。’他不知道，人是有
预感的。”与其说这是诗人的“预感”，不如说这是
一位赤诚的诗人对于自己祖国和民族命运的深
沉的感知与牵念。

1938 年 1 月 16 日，诗人又写了《我们要战争
——直到我们自由了》一诗，发表在刚刚创刊五天
的《新华日报》上。此诗一扫诗人昔日诗篇中忧郁
和悲哀的色调，表达了救亡图存、誓灭日寇的民族
决心：

让我们射击那
闯进我们国土来的盗匪……
射击那
带给四万万五千万人以无止境的悲苦的太阳

旗
——侵略的标志
……
我们要战争呵
——直到我们自由了。
在武汉期间，他满怀激情地参加了轰轰烈烈的

武汉抗战文艺活动，与郭沫若、茅盾、老舍等一起成
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并发布了《发起趣
旨》，大声疾呼“希望大家来竖起这面中华全国文艺
界抗敌协会的大旗”。

当时，茅盾在武汉筹办《文艺阵地》杂志，艾青
应约担任特约编委，还数次参加了胡风主持的《七
月》社召开的抗战文学讨论会，就当时文艺运动、诗
歌新形式的探索和旧形式的利用、诗的大众化等问
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在抗战诗歌活动中，艾青极力提倡诗歌的大众
化，主张诗走上街头，走向广场，担负起动员民众的
历史职责。他竭力倡导“朗诵诗”与“街头诗”的群
众诗歌活动，使诗歌走出文艺沙龙，深入抗战前线，
在全民抗战中发挥作用。

1938年春天，艾青应李公朴之邀，短期离开武
汉到陕西工作。这年 5 月，当周作人在北平投敌
的消息传来，艾青出于民族大义，挥笔写下了

《忏悔吧，周作人》一诗，痛斥了周卖国求荣的卑

怯的灵魂：
周作人
你能忘掉自己
是这流血的种族的子孙么？

周作人
你能容忍
狞笑的恶魔
在你兄弟的坟墓上跳舞么？
诗中表达的感情，代表了当时所有正直的知识

分子，尤其是爱国的热血青年的愤慨与道义感。他
在诗中还这样坚定地预言道：

周作人
残暴的敌人是会消灭的
而受难的祖国是会胜利的。
离开武汉到山西临汾沿途，艾青经过了武

胜关、风陵渡、潼关等地，写下了《风陵渡》《手推
车》《乞丐》等短诗和长诗《北方》。因为临汾吃
紧，诗人不久又从陕西返回武汉。此后，住在武
昌的几个月中，艾青写出了奠定他在中国现代
文学史和抗战文学史上的杰出诗人地位的一大
批载入史册的抗战诗篇，如长诗《向太阳》，短诗

《人皮》《我爱这土地》等。在此期间他还写过一
首《反侵略》，成为当时武汉最流行和最具号召
力的朗诵诗之一。

1939年春天，艾青在从武汉去往桂林途中，又
写出了长诗《吹号者》《他死在第二次》等名作。
1940年初，艾青到湘南新宁衡山乡村师范学校教了
半年书，写了《旷野》《冬天的池沼》《树》等脍炙人口
的抒情短诗。这年5月，他在由湘赴渝途中，创作了
叙事长诗名作《火把》。

这首长诗，截取武汉军民庆祝台儿庄大捷的十
万人火炬大游行的壮阔场面，讲述了几个知识青年
在大时代的抗战洪流中觉醒与奋起，纷纷迈出个人
狭小的天地，高呼着“给我一个火把”，毅然加入抗
日救亡的“火的队伍”和“光的队伍”之中。诗中描
写的火把游行，既是写实的场景，同时，火把也具有
鲜明的象征意味：

把火把举起来
把火把举起来
把火把举起来
每个人都举起火把来
一个火把接着一个火把
无数的火把跟着火把走
……

让我们的火把
照亮我们的群众
挤在街旁的数不清的群众
挤在屋檐下的群众
站满了广场的群众
让男的 女的 老的 少的
都以笑着的脸
迎接我们的火把
让我们的火把
叫出所有的人
叫他们到街上来
……
让所有的人
都来加入我们这火的队伍
……这些充满号召力和鼓动力的诗句，是响彻

在抗战长夜里的嘹亮号声，也是对国民党投降派掷
地有声的回答：“让卑怯的灵魂/腐朽的灵魂/发抖
在我们火把的前面”。

在时代洪流面前，每一个青年都面临着生与
死、光明与黑暗、奋进与畏缩的抉择。因为，“这时
代/不容许软弱的存在/这时代/需要的是坚强/需
要的是钢和铁”。诗人坚信，只有当所有火把汇聚
到了一起，所有的青年人都和全国民众站在一道，
紧紧挽起抗争的臂膀，我们的火把就能烧穿整个
黑夜。

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艾青和几位进步的文
化人，“化装为国民党的官僚，一路上经过四十七次
的岗哨检查，终于安然到达延安”。在延安，作为文
化战士的艾青，又写下了《黎明的通知》《献给乡村
的诗》《时代》《野火》等杰出的诗篇，继续高声吹奏
抗战的号角：

我从东方来
从汹涌着波涛的海上来

我将带光明给世界
又将带温暖给人类

借你正直人的嘴
请带去我的消息

通知眼睛被渴望所灼痛的人类
和远方的沉浸在苦难里的城市和村庄
诗人用嘹亮的号声，向在漫长的浴血奋战

中苦苦等待的军民，传送着胜利的信念和“黎明
的通知”，告诉全国同胞们：“所等待的就要来
了”。

可以说，正是在武汉投身抗日救亡宣传的那段
日子里，在全民抗战的时代烽火中，艾青从一个“吹
芦笛的诗人”，迅速成为一个奔向太阳与光明的“吹
号者”。

他在《吹号者》的引子里曾写到，吹号者“用自
己的呼吸摩擦了号角的铜皮使号角发出声响的时
候，常常有细到看不见的血丝，随着号声飞出
来”。在祖国和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诗人没
有祈求自己会有更好的命运。他希望自己也能像
一名吹号者一样，用嘹亮的行进的号声，“给前进
着的步伐/做了优美的节拍”，哪怕喉咙里飞出血
丝，哪怕“寂然地倒下去”“倒在那直到最后一刻/都
深深地爱着的土地上”。

这种深沉而又炽热的感情状态，不正如他在抗
战初期写的那首短诗《我爱这土地》里的名句吗：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二十年前，祖母八十五岁。那年她遭遇了人生大劫，因为弯腰去扶快
要倒地的重孙女，脚下一滑摔倒了，不幸摔坏了股骨。医院说祖母年纪太
大不给动手术，采取的是保守治疗。这一保守，祖母就再也不能走路了。

这件事总是让我想起因果也会出错，祖母一生积德行善，造福苍
生，何至遭此大难？祖母是家庭妇女，三十岁出头时，成为新中国成立
后第一批培训上岗的接生员，技术高明，直到不能走路才停止免费为群
众接生的差事。想不到善事做了一生，该享福的时候竟然大难降临。
祖母倒下后，她的孩子扛起了照顾她的重任。擦洗、翻身、按摩、晒太
阳、喂饭，伺候得尽心尽力。那时候纸尿裤还没有流行，她的孝顺孩子
将她护理得干干净净，从来不让她睡在不洁净的床上。这个过程中，无
人喊冤叫累。她的孩子就是她的护工。经过漫长的卧床残年之后，祖
母在她孝顺孩子的照顾下安然离去。

十年前，有一日，母亲晨起洗脸，袖管挽了几次挽不上去，我那洞察
力惊人的父亲立刻发现苗头不对，马上安排将母亲送医。母亲很快就
躺在了医院的病床上。一检查，不幸患了脑出血，出血量30毫升。这
可恨的疾病害母亲住院月余。那段时间，父亲成了母亲的专职护工。
小辈说替换父亲，他总是不肯。除了离开医院去洗个澡，他日夜不息陪
伴他的老伴，他说看着她心里踏实。在医生的努力和父亲的精心照护
下，母亲出院后除了反应有些迟钝，仿佛没有生过这场大病似的，不仅
生活可以自理，还能给家人做饭吃。后来到了父亲生病住院，母亲还可
以化身护工，亲自陪伴在父亲身旁，就像父亲陪伴母亲一样。他们二十
二岁结婚，一辈子拌嘴无数，但在人生的暮年，成了彼此最贴心的护工。

前段时间，弟弟要拆去脚跟骨折的钢钉，需要住院几日。家人年迈
的年迈，分身乏术的分身乏术，谁去照顾他？这个问题着实让大家犯了
难。七十五岁的父亲自告奋勇要去陪床，被我们阻拦下来。但到了弟
弟做手术那天，他还是不声不响去了。在弟弟手术结束后，父亲被我们
劝回家了。最后我们找了个护工陪护他。这是我们家第一次找护工。

随着时代的疾速发展，子女守护与夫妻相守也许终将消失，如同田
园牧歌的消逝。而今，护工已替代亲人照护成为主流，未来更是会有高
科技助力。随着年龄增长，我们每个人都要接受护工护理的现状，待衰
弱不堪时，还要学会接受养老院生活。多年前读过一本荷兰畅销书《老
伙计们出发啦》，写到荷兰20世纪60年代，“子女都忙到没有时间把老
父老母接到家里同住，或者他们对与自己父母同住一点兴趣也没有”，
我们的新一代应该也是如此。但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也可以像书中老
人那样成立“老不死俱乐部”。毕竟，正像书里所说：“生活不过是用尽
可能愉快的方式来消磨时间罢了。这样一想整个人都会松弛下来。”

当晨光掠过江汉关钟楼的金色尖顶，温柔的东风已完成了自己的
使命，将接力棒交给了热情的南风，继续照拂这条百年长街。树龄超过
70年的法国梧桐，从沿江大道延伸过来，虬结的枝干交织成天然遮阳廊
道，细碎的光斑在地面跳跃，将路面织成一片清凉的绿荫毯。夹竹桃在
路旁肆意绽放，粉白花瓣飘落青石板，与浓荫交织成流动的光影。蝉鸣
此起彼伏，白头鹎在上海邨、咸安坊的老建筑檐角跳跃啼鸣，珠颈斑鸠
扑棱着翅膀掠过中心广场树冠，为老街注入夏日独有的活力。汉口最
鲜活的夏天，就藏在江汉路步行街的岁月年轮里。

这条1861年开埠的“天下第一步行街”，全长1600米，贯通三条大
道，与汉正街并肩勾勒出老汉口“十里帆樯依市立，万家灯火彻夜明”的
繁华景象。作为中国大都市商业“五朵金花”之一，它不仅是购物天堂，
更是一座会呼吸的立体森林。江汉里的紫薇“火凤凰”热烈盛放，明艳
的花穗在热浪中轻颤；江汉关博物馆前，“东湖春晓”荷花在镜面水池中
亭亭玉立；璇宫饭店屋顶花园上，迷你睡莲“海尔芙拉”漂浮于水面，逍
遥自在；数十棵香樟与贯穿整条街的时令花卉为众多飞鸟提供了栖息
和繁衍的场所，让江汉路多了许多清脆的鸟鸣声；临街墙面垂吊的“轻
舞”系列牵牛花，即便40℃高温来临，也依然能含笑面对；智慧滴灌花箱
里的薄荷、迷迭香，指尖轻触便散发出避蚊驱蝇的清香。

漫步街头，暑意被层层消解。商场的玻璃门自动滑开，裹挟着沁人
凉意的中央空调风扑面而来；街边推车小贩的泡沫箱里，裹着棉被的老
冰棍滋滋冒着凉气；便利店冰柜中色彩缤纷的冰激凌，闪烁着诱人而清
凉的光泽；江汉关钟楼的天然风道送来穿堂风，让人恍若回到春天；水
塔街交叉口的雾森系统每15分钟喷发出纳米级水雾，在阳光下折射出
细小的彩虹；M+购物中心B1层与地铁2号线连通，24℃的低温走廊里，
实时监测着含氧量是否达标；大汉口城的数字冰屋以零下5℃的清凉挑
战感官，姜茶的暖意随即驱散寒意。

心静自然凉，文化场馆里更藏着静心良方。武汉美术馆汉口馆，
《水墨清凉：宋代消夏图卷》特展契合时令，负一楼阅读区的酸梅汤清甜
解暑，书页翻动的沙沙声里，暑气正随着琥珀色的液体缓缓消融；汉口
书局的古籍修复体验室恒温22℃，在穿针引线制作线装书的过程中，时
光也慢了下来。智慧驿站里，扫码即可领取冰颈圈；中联大药房等12家
药店联盟点，免费供应藿香正气水，为行人“解表化湿、理气和中”。

暮色降临，江汉路化作流光溢彩的星河。万盏华灯亮起，百年建筑
的轮廓被投光灯勾勒，LED屏上虚拟夏花与摇曳的树叶共舞。夜鹭在
江滩闸口延伸段的暗影中栖息，家燕掠过宝利金大厦的玻璃幕墙，与街
道的灯火相映成趣。世纪江尚顶楼的星空天台在21时后开放，天文望
远镜直指浩瀚星河，干冰汽水吧升腾着梦幻雾气；每周五、六的午夜冷
萃市集，苦瓜冰酿咖啡等创意冷食占比80%，为夜行人送上清凉慰藉。

这条以生态和科技重构夏日生存美学的长街，坦诚地告诉人们，消
暑不必去远方。当19时的钟声敲响，树影掠过璇宫饭店的巴洛克穹顶，
你会明白，江汉路的夏天，从来不只是炎热，而是一场关于生态智慧与
城市共生的实验。它是商业动脉，是生活诗行，是永不褪色的城市记
忆，更是炎炎夏日下触手可及的清凉港湾。

“端午临中夏，时清日复长。”楚地先民曾在云梦
泽畔刻下《夏小正》，五月初的蝉鸣讲述着“农乃登
麦”的古意。江汉平原的端午总与麦熟相逢，又逢午
月，端午且至，铜绿山古矿遗址旁的冬小麦会迎来自
秦朝以来的第2200余次成熟。五月五，麦浪黄，人间
美景是端阳。这时候的乡野田间，一片又一片的金
黄麦田交相辉映，风一吹过，麦浪翻涌，仓箱可期。
家家户户都异常忙碌，一是为收获，二是为过节。在
我的记忆中，故乡的端午节，不只有龙舟和粽子，还
有夏收和新麦做的端阳粑。

春风渐止，时夏将半，温度陡升。晨星未褪，清
晨的露水还凝在麦穗尖上，这时的雨水又多，必须抓
紧时间，抢收小麦，不然遇雨容易发芽腐烂。父亲
拖着我们兄妹四个揉着双眼钻进了麦田。镰刀划
过麦秆的沙沙声，混着麻雀扑棱翅膀的响动，织成
了端午最鲜活的序曲。父亲握着镰刀的手布满老
茧，却灵活得像翻飞的蝶，金穗沉甸甸压弯了腰，麦
秆在他腕间打个旋儿，镰刀划过处便涌起褐色的浪，
齐刷刷倒在脚边。我带着三个妹妹，学着他的样子，
一小把一小把地割着新麦，弓着腰与麦穗等高，偶尔
被麦芒刺到鼻尖，痒得直打喷嚏，惹得邻田的婶子们
笑得前仰后合。

新割的麦子摊在晒谷场上，在炙热的日光里褪
去了水汽，变得干硬坚实。晾晒干透后，父亲和叔伯
们会光着膀子牵牛推着石磙，古铜色的脊背在阳光
下泛着油亮的光，汗水顺着沟壑般的纹路滑进泥土
里，石磙碾过麦穗的声响震得人脚底发麻，我们拿起
扫把抓紧把碾出来的麦子扫进簸箕里。微风吹来，
扬起的麦糠像金色的雪，落在每个人的肩头。爷爷
奶奶也会赶来帮忙，他们坐在草垛边，慢条斯理地挑
拣着麦穗里的杂草，没睡醒的眼睛里满是对丰收的
欣慰。新麦的香气弥漫在空气中，那是一种混合着
阳光、泥土和麦穗香气的独特味道，仿佛是大地给予
人们辛勤劳作后的丰厚馈赠。

这时候的磨面坊开始忙碌，日夜不息，吱呀吱呀
的声音里，雪白的面粉簌簌落在箩筐里，像极了一场
温柔的雪。母亲把新磨的面粉倒进陶盆时，总要先
抓一把在掌心揉搓，感受面粉的湿度。“端午的麦粑
要软和，面得发得正好。”“新麦要配老酵子”，母亲把
陶罐里的面疙瘩搅开，浑浊的液体在阳光下泛着琥
珀色。她边说边往面粉里倒老酵子泡的面汤，洒在
乳白的面粉上，搅拌后会浮起细密气泡，活性菌种在
晨光里苏醒。待面团揉至三光，覆上浸过井水的粗
布，然后一切就交给时间。酵母菌在微酸环境中苏
醒，菌丝沿着面筋网络攀爬，将淀粉分解成糖。陶盆
底部渐次漫开琥珀色酒酿香，面团表层绽开细密气
孔，像老农布满沟壑的手背。当面团顶起粗布显出
云絮状纹路。指尖轻戳缓慢回弹，发酵产生的二氧
化碳在蜂窝里流窜。母亲这个时候就可以进入揉面
环节了，揉面是个力气活，她揉面团的力道像在驯服
一匹倔驴，掌心推着面团在案板上旋转，指节在面团
里犁出深浅不一的沟纹，仿佛要把整片麦田的褶皱
都嵌进去，汗珠顺着脖颈滑进粗布衫里。月光从木
格窗斜斜切进来，照着她揉面的身影在土墙上忽大
忽小。面团在掌心渐渐生出筋骨，泛着珍珠般的光
泽。“发得旺，日子就旺”，她总这么说。母亲的胳膊
上下翻飞，面团在她手中渐渐变得光滑，盖上湿布的
瞬间，仿佛能听见面团里的小气泡欢快地咕嘟作
响。母亲将发酵好的面团揉成小团，一会儿把面团
拉长，一会儿又把它揉圆，最后做成一个大小接近的
端阳粑坯子。这时候奶奶也会来帮忙，母亲做粑，奶
奶帮忙往蒸笼里放。蒸笼是那种传统的竹制品，散
发着淡淡的竹子清香。她小心翼翼地把做好的粑一
个个放进蒸笼里，粑与粑之间留出一些空隙，好让蒸
汽能够自由地穿梭。

我蹲在灶膛前添柴，灶膛里的火苗舔着铁锅，火
星子蹦到裤腿上烫出褐色的斑点。母亲说，端午做
馍粑要赶在卯时开蒸，第一笼热气腾起时，麦香会顺
着炊烟钻进土地里，告诉沉睡的谷神：今年的收成又
饱满了一轮。

打开锅盖，一股热气扑面而来，在白色的蒸汽
中，端阳粑明显胖了一大圈。发得极好的粑子咧着
嘴，露出蜂窝状的肌理，活像胖娃娃的笑脸。我总是
迫不及待拿起一个粑，烫得不断地在两只手之间交
替。麦香与家乡的土豆豉的咸香撞了个满怀。当我
们享受完入夏后第一批端阳粑后，母亲会在蒸好的端
阳粑中挑选二十个左右，装进新竹篮里。二十个白胖
的端阳粑挨挨挤挤，母亲用蓝印花布盖严实。母亲会
在我额间点雄黄：“见着熟人要问好，过河踩稳青石
板。”“在路上不要贪玩，早点送到外婆家”……

竹篮里的芭蕉叶还凝着晨露，晨雾未散的山路
上，布谷鸟的叫声湿漉漉的。我挎着竹篮向十里开
外的外婆家开拔了。

我沿着乡间小路慢慢走着，路边的田野里，麦茬
还没有完全被清理干净，一垄垄的田地上，仿佛还能
看到麦子生长的痕迹。远处的山峦在晨雾中若隐若
现，像是守护着这片土地的巨人。我一边走，一边欣
赏着路边的风景，感受着这乡村特有的宁静与美
好。篮柄在掌心勒出红痕，麦香勾得肚里馋虫直闹。

走了没多久，我就觉得有些饿了。看着竹篓里
那一个个诱人的粑，我实在忍不住了。便找了一块
干净的石头坐下，从竹篓里拿出一个粑，慢慢地打
开。我轻轻地咬了一口，那熟悉的味道瞬间充满了
口腔。我边吃边想，自己真的是太贪嘴了，这粑可是
要送给外婆的，可是这香气实在让我难以抗拒。吃
完一个粑后，我又有点不好意思起来。但是一想到
刚刚的美味，我却忍不住又拿了一个。就这样，我在
路上吃了好几个粑。

继续赶路，路变得更加崎岖了。我的脚步也变
得沉重起来，但是心中想着外婆收到粑时的笑容，我
又充满了力量。终于，我看到了外婆家的小院。外
婆正坐在院子里，脸上带着慈祥的笑容。她看到我
来了，连忙站起身来，迎了上去。我跑到外婆身边，
把竹篓递给她，说：“外婆，我给你送粑来了。”外婆远
远地已经在门口候着了，白发在樟树下闪着银光。
她揭开竹篮时，浑浊的眼睛忽然泛起涟漪：“新麦的
香气，隔着三里地都闻见了。”老人枯枝般的手捧起
那个牙印最深的麦粑，缺了牙的嘴慢慢抿开笑纹，

“吃吧，多吃些才长得高。”
随着季节的更替，新麦的香气渐渐远去，但是端

阳粑的味道却永远留在了我的心中。每当端午节来
临，每当我回忆起那个送粑的旅程，每当我看到自己
亲手做的粑，我都会想起外婆那慈祥的笑容，想起那
充满爱的乡村生活。关于端阳粑，我也问过很多老
乡、同学，大家说记忆已经很模糊了。时光荏苒，传
统不能变。我相信，只要我们用心去感受，用心去传
承，这古老的习俗将会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光彩，就
像那端午的阳光一样，温暖而明亮。

吹响抗战号角的诗人
——艾青在武汉写下抗战诗篇

□徐鲁

消夏江汉路
□喻建设

护工
□康华

端午时节麦飘香
□陈前进


